
        
            
                
            
        

    
半步深渊

“明天晚上9点来我家，记得不要告诉任何人，你知道我的习惯。”男人冷冷的说完便挂掉了电话。

和盯着手里的电话半晌，大吼一声把电话摔到床上，然后两只手抱着脑袋靠着墙一点点的滑坐在地上，整个人蜷成一团，低声呜咽着。

夜已深。

整个城市都沉浸在圣诞的喜悦中，不曾有人也不会有人注意到城市的角落中破败的房屋里一个少年正在绝望的哭泣。

一．深宅恶魔

周五晚8点55分。

和站定在一栋豪宅的大门外，门上的摄像头旋转着，几秒钟便听到喀喇一声门锁打开的声音，和缓缓推开铁门走了进去。

距大门几十米处是一栋十分欧式的住宅，枣红色的门此时已经敞开，两个女仆各站一边正等待着客人的到来。

“欢迎光临，主人正在二楼书房等您。”一个女仆毕恭毕敬的在前面带路，而另一个接过脱下的外套后退到了一旁。

二楼的走廊很暗，只有几个壁灯在亮着，地上铺着猩红色的地毯好像蔓延后凝结的血渍，和走在上面，觉得自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步入刑场，脚步越发的沉重，却无法抗拒即将到来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

“今晚是平安夜呢，外面的月亮很美，不是吗？”窗边坐着那个噩梦般的男人，窗外雪白的月那样皎洁，照在男人半侧的脸庞上，美丽而妖媚的脸，却是个十足的恶魔。

“为什么不回答我？”男人转过头来，看向和，嘴角轻挑，伸出舌尖舔了舔上唇

“难道见到我就不会思考了？还是在想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如此心急？”

“不，不是的……”和不自觉向后退了一步，小声的说。

“来。”男人命令着，脸上露出一抹微笑。看着慢慢挪过来的和嘴里盘算着：“还有9个月，这么长的时间你最好还是想想怎么顺从我才是。”

“仁，你究竟要折磨我到什么时候才肯放手。”和低下头小声的问，问对方又像是在问自己，两只手却放到身后狠狠的攥成拳头。

“说了9个月，不会多一天也不会少一天。”仁温柔的抚摸着和的黑发，突然发力向后扯，痛的和只能抬头迎向仁的脸，带着一脸的凄凉。

“小和，今晚这么特别的日子我该怎么疼爱你呢？柔顺的眉，倔强的眼，精致的小脸，美艳的红唇。我都迫不及待看到它含着我的样子了。你每次都那么敏感，真不知道以后没有你的日子我要怎么过。”仁盯着和的眼，慢慢的含住自己的食指，细细的舔了一遍然后塞进和的嘴里，用指尖戏弄着和的舌尖，抽出来又捅进去。

仁的目光很炙热，烧痛了和的眼，和很困难的侧过一点头垂下了眼，却正使得仁咬上自己的耳朵。“嘿嘿，迫不及待了？”仁对着和的耳孔细细的吹了口气后突然松开了两只手。

在和痛恨着自己对现实的无奈而陷入深深的自我责备时，仁早已跳下窗台，走到房间的一角隐入一个暗门中。

“你在等什么？”门后响起仁不耐烦的声音，和只好不甘愿的一步一步的挪了进去。

门后又是另一番天地，房间的右角摆着一张大床，床上面安着几个吊环，拇指粗的钢链穿过吊环垂在床上，床的两边各有一个活动支架，可以上下左右的移动。正对着门是一副巨大的油画，画上一个巨大的月亮前腾空站着一只吸血鬼，冷冷的目光看向下方，嘴角滴落一丝血线，脚踝缠绕着一根铁索，软软的垂在脚尖下，巨大的蝙蝠翅膀伸展开来，像是刚刚挣脱掉桎梏，神似窗边的仁。

油画的下面是一个一人多高的十字架，架子底座上插着一支皮鞭。房间的左上角摆着餐桌，餐桌右边是小型冰箱和整理柜，左边是连接整面墙的玻璃拉门，里面是浴室，房间的屋顶镶嵌着一面巨大的镜子，整个房间都渗透着淫靡的味道。

此时，仁正坐在大床上，双手挽胸靠在床头盯着站在门口手足无措的和。

“傻站着做什么，你对这里不是早已轻车熟路了？”

和轻轻扣上门，向前走了几步，站在了屋子的中央，手指扣在领口的纽扣上。

“脱啊，我等着呢，”仁双手抱胸吃吃的笑着“我最喜欢这段。”

在仁的凝视的目光下，和一颗一颗的扭开衬衫的的纽扣露出胸前的粉红色突起和让女人看了会忍不住想自杀的腰身，再向下摸索着解开皮带，拉开裤门，任衬衫和牛仔裤自己堆落到地上。

举步迈出来，和俏生生的站在仁面前，一言不发。

和有着标准的DIOR HOMMO的身材，配上苍白的脸，如果个子再高一些一定会是设计师们的最爱，可惜他今时今日只能是仁任意挥洒画笔的画布。

仁一巴掌拍上和挺翘的臀，并对其弹性表示满意，再摸向前面，细细的手指探进和的内裤，果然摸到刺刺的毛根，于是嘿嘿一笑“真听话，刺痒痒的感觉舒服吗？一会哥哥帮你刮掉好吧？”说着一手将内裤扒下去，顺手又摆弄了下和打蔫的小鸟。

“乖，自己去清理一下，记得把那里洗干净，否则我就亲自帮你洗。”

和深知仁的手段，于是自己主动走进浴室开始洗澡，而仁就那么安逸靠在原处开了音乐边吸雪茄边欣赏玻璃墙后的春色无边。

二．浴室春光

一颗雪茄渐尽，浴室的玻璃上泛起一片水汽光泽，只影影绰绰的映出和的曲线，却比清晰更加引人遐想。

“Shit.”仁丢掉雪茄抬起脚狠狠的拧了几下，一把推开浴室的门闯了进去，浴室里雾气缭绕，和正在小心的清理身体，被热水洗刷过的身体渗出一抹潮红，煞是好看，头发服帖的被拢在脑后，热水顺着额头向下淌，越过微翘的红唇，殷红的乳首，顺着鼠蹊处流向地面。

仁欺上前去，用身体将和压在墙边，巨大的花洒喷出的热水瞬间将仁淋湿，头发搭在眼前，一切变得雾蒙蒙看不真切。仁捧住和的头用力的压下去，两唇相交，激起水花无数。

“转过去。”若干分钟后，仁松开唇命令道，抓起和的身体翻了过去。和顺从的用双手撑着墙，弯下身体，将后背弓向仁。

一只手指狠狠的刺进和的后穴。

“啊~~好疼~~”和低声哀哀叫着“不要，求你。”

仁无视着和的求饶，由一根手指变成了两根，并坚决的向里探索，伴随着和的闷哼声反复的抽动着。半晌终于将手指拔了出来，接着却抄起不知何时已准备好的胶皮管插了进去，扭开水阀，一股股的温水涌进了和的体内。

“啊，涨死了，”小腹慢慢鼓了起来，拍下去犹如熟透的西瓜一样砰砰作响，和终于忍受不住叫了出来。

“乖，夹紧啊，别流出来。”仁抽出管子，拿起一个肛门塞彻底堵住了宣泄的通道。和摇晃着身体，夹紧两股的肌肉，生怕一个放松体内的温水便会喷薄而出。

仁转向左边，打开一个镜柜，翻出刮胡刀，剃须泡沫和一瓶甘油摆在水池的台子上，转过身，见和仍然站在原地，半撅着身体，不断的把重心由左脚换至右脚，一付难耐的样子。走上前打横抱起和放在了台子上。由于体内满满充盈着温水，臀部接触到冰凉的台面时，一瞬间身上的压力差点另和痛晕过去，在两股的压迫下橡胶塞死死的扣住了肛门，想宣泄都做不到，分秒如坐针毡。

“等我刮完就帮你拿出来，别乱动哦，否则刮掉了什么不该刮的东西我可不负责。”仁右手拿起剃须刀在和的下巴上边画边威胁道。然后将和的下体涂满了泡沫，无视和忍耐的轻颤用剃须刀慢条斯理的清理着毛根，温柔的手法好似在完成一幅旷世巨作。

“快点，求你，求你。”和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体内的炸弹随时等待着爆炸，整个下腹阵阵刺痛，两股的肌肉紧张到痉挛，和感觉自己再也撑不住多一秒。

“好，完成了，下来吧。”仁转身将工具丢到垃圾桶，只听得身后跌跌撞撞的脚步声响起，水柱如泄洪般冲出。

“很舒服吧？没有痛苦的忍耐怎么能有发泄后的快感？人生也是如此，一波痛苦后便是一波快感，痛苦越深刻，快感越极致。”仁无视已经瘫在地上的和，又拿出一只巨大的针筒，吸了满满的甘油，“别着急，夜才刚刚开始。”

和整个人蜷缩成一团躺在地上，刚刚的释放仿佛带走了全身的力气，只能闭上眼睛静待着下一波痛苦的到来。

恍惚中，和觉得有人翻过了自己的身体，然后一个硬物顶开了后门，冰凉的液体缓缓的推进体内，没有刚才那么涨，却有些酥痒。

“自己数300个数，然后排掉，洗干净后出来找我。”仁冷冷的声音响起，然后是浴室的门撞击的声音，然后远去的脚步声，周围突然变得安静了，只有水流声持续着。和趴在原处，任由喷洒的热水冲刷着自己，双手握紧又张开，终于无力的放下。

几分钟后，和吃力的爬起来，粘稠的液体顺着大腿淌了下去，却发现后庭并没有意料中释放的快感，取而代之的是阵阵酥麻，并推着时间的推迟，越发的强烈起来。

三．两人战争

待和再次清洗干净出来时，仁仍然靠在原处，两只手指在捻葡萄吃，仿佛从未离开过。只是身上的衣服已经换成了一件红色敞怀浴袍，中间只用腰带松松垮垮的系着，露出大片胸膛和两条光洁的大腿，一派悠然自得。对着和魅惑一笑又勾勾小指，再指向身下。

和强忍着体内的不适走到仁身前，跪在床边伸手解开腰带，露出浴袍下赤裸的身体。仁侧过身来，身前的高昂正对着和的脸。

和吃力的将其含入口中，前后的吞吐着仁火热的肉棒，数次经验后和已经对仁的身体反应非常熟悉，自己合作程度越高之后的折磨就越轻，想着干脆把这个当作一项工作去完成，早结束早解脱。于是埋下头去卖力去吸允。

“嗯~~做的不错，再深点，对，宝贝，紧点，好~~”仁丢下手中的葡萄两只手抓住和的头发，往自己的方向按下去。每到兴奋处便不自觉的哼出来。

“宝贝儿，太棒了。”伴随着和的口水声，仁不间断的抽插着。

和一边吸允着一边发觉自己的后庭越来越火热，内壁四处在着火，接着全身开始酸软，而仁的呻吟声就如同一枚导火索，自己也不由自主的跟着呻吟了出来。好想，好想做点什么……

仁突然伸出手拎起和推到在大床上，从后面跪在和的两腿间，一只手握着自己，一只手轻柔的抚摸着和的菊花瓣，受过两次洗礼的花瓣绽放着。仁将一指手指向里探了探，花瓣自动的收缩了一下吸进了半只手指，并随着手指的动作缓缓的耸动着。

“看来已经完全准备好了，正在向我说欢迎光临呢。”仁抽出手指把分身顶在菊花外，“想要么？”和身体开始渗出细细的汗珠，迎合着仁的动作，心里却万分清醒的暗骂仁你个混蛋给我下春药，张嘴想骂时被仁一捅却变成了淫荡的呻吟声，强烈的满足感涌上和心头，可惜只有几下仁便拔了出去，和不自觉的拱起身体，两条腿难耐的扭动着，只想找回那种充实感。

“想要么？求我!”仁满意的看着和因欲望而扭曲的身体，握着自己轻轻的在门外敲打着。

“唔~~~不~~~~要~~~~”和呻吟着和自己斗争。

“要还是不要？”仁凑到和的耳边魅惑的问着，并用手指在菊花口画圈圈。

“嗯……不要……”

“不要嘴硬，再说不要，一会你求我我都不给你。”仁不知从哪里变出一串珠子，珠子的最末尾打着一个粉色的蝴蝶结，然后一颗一颗的将珠子塞进和的体内，只留下蝴蝶结露在外面。

体内的酥痒感越来越浓重，和扭动身体的幅度越来越大，面色潮红，伸出手探向后庭又不敢拿出珠子，只有靠臀瓣的摩擦来促使珠子挪动来得到一点点满足。

仁抓过和后探的手扣在床脚的铁环上，接着又将其他手脚分别扣在床的四方，带着长长的链子，和整个人变成了大字型趴在了那里。两条腿使不上力，强烈的需求不能满足另和忍不住闷哼。

“想好了吗？要不要？”仁一只手覆上蝴蝶结上下的晃动着。

“嗯~~~~我要。”此时再也想不起其他。

“求我给你。”

“求你，给我。”

后面那只手慢慢的一颗一颗的把珠子拔了出来，后穴的花瓣经历了这些早已彻底开放，一张一合的正发出邀请。

仁终于忍不住挺腰深埋了进去，火热的内壁和紧实感让仁哼了出来，与此同时和等待了许久的充实实现满足的呼出了一口气。

暴风雨般的撞击好似一曲高潮迭起的堕落狂奏曲，仁兴奋的轻哼夹杂着和狂乱的呻吟，谱出一曲另类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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